
    天之下-明萧

    萧情故正在他倒插门的家族企业里公然当一个薪水小偷睡得正香的时候，噩梦就这么突然地降临了。他那袁天罡附身的小姨神神秘秘进来说：“姐夫，我今天在山下看到了一个发紫的人。黑得发紫！”萧情故搭腔说：“这可了不得，”他把书从脸上掀开，“是谁有这能耐，我也想见见。”他顺着苏银铮纤手一指，往下看去。“这不是真的吧。”萧情故在地上转来转去，又不好对着眼睛滴溜溜转兴头正盛的小姨抱怨，“怎么是你？？”苏银铮仔细观察对方的脸，跳到萧情故身后悄悄说：“姐夫！我看他头撞到我们嵩山的门槛了。”萧情故忧心忡忡：“不可能的。他肯定自己撞上去的，这是在碰瓷！他要刮我们嵩山的地皮了。”苏银铮不满意道：“你就是嫉妒人家长得比你漂亮！”“妖孽长得不漂亮还骗得到人吗！”话虽如此，但是也不能一味长吁短叹，大惊小怪，让对方占了先机。萧情故谨慎地试探：“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我警告你，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当作是呈堂证供！”对面的年轻男子看着他俩上蹿下跳，安之若素，正要开口说话，却见萧情故一把捂住了苏银铮的耳朵。苏银铮说：“你说他真是你的师侄。”“既然他失忆了，那就是没有这回事。我跟他没有关系，只是我是一个卡桑德拉，会向大家播报这里三天以后会有大灾难。”萧情故表情木然，手上以风卷残云之姿收拾着文卷，“这里他来过了，绝对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姐夫，你这几天怪得很。大家都知道你最懒了，居然能看到你为这位客人如此大动干戈，连爹也注意到了！”“什么！”萧情故痛心疾首地回忆起，他自从还俗以后就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了净大人应付不了少林和尚的宅斗，应付小小一个重组家庭（还有他的老婆小姨子丈母娘岳父义兄等等等等）的宅斗，那还是绰绰有余的。没想到明不详这厮诡计多端，竟然化被动为主动入侵他的家庭！果然还是小看这头假秃驴了！萧情故不禁提前预估了家徒四壁、流落街头、背心离德、血流成河的样子，更坚定了要把明不详赶走的决心。在他沉思之际，苏银铮像个小松鼠一样在他身边用两只手指给眼睛开光：“姐夫，我看见你的灵色越发地紫了，说明这位客人对你大有裨益呀！”“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萧情故试图讲道理把苏亦霖劝回去：“义兄，这里面的人很危险。能不见最好是不要见了吧！”苏亦霖似笑非笑看着他：“我听说你给这位客人腾了专门一个房间日夜看守，是妹妹叫我来问问的，老夫人也很关心呢！”萧情故不由得冒出冷汗，失忆的明不详光是存在就已经让他的家宅鸡犬不宁，难道他在那磕头的一瞬间就已经通晓了三弦至少要用五章交代的家庭矛盾背景？他来不及辩解，却见门已经被打开，明不详已经从里面缓缓步出，真是闲静时如皎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再加上（被磕到头的）一脸病容，真是风姿绝世，苏亦霖不禁对他多看了几眼，又用余光对萧情故多看几眼。明不详说：“多谢主人家的照顾。”向苏亦霖盈盈下拜。萧情故用眼神暗示义兄快走。苏亦霖狐疑道：“兄弟快请起。”他用眼神逼问萧情故这是谁。萧情故乍听魔音，有些怯场，咳了一声，“嗯，…这位是。是…是带发修行的…嗯…了兄弟。”明不详听到“了”这个字，微微一动。萧情故趁明不详不注意，蹭到苏亦霖身边说：“这是我以前在少林的师侄，人小鬼大玩弄人心危险非常；义兄，我跟他交过手，还算有点经验，如果你信我，就让我来处理了他。这几天嵩山父老就先托付给你了！”这可算得上生死之交。苏亦霖被他的气氛感染，一时之间忘了要打出家庭不睦牌，不禁也压低声音说：“嗯。…嗯？”终于把苏亦霖安全送走，萧情故不禁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抚胸长叹。这么多年来我终于成功地守护住了一个人……还没等他感叹完，明不详在他背后说：“难道你是。”“我是什么？”“你是我的师父，了心？”

  
    萧情故的忧郁

    为了照顾明不详，萧情故的衙门业已停摆，他差人把公文用扫帚拨到一边。萧情故想，白宫也曾停摆过，但是，哼哼，这次我总要依山傍水把明不详给总清算了（趁他病要他命一刚）！事情起因于他昨晚上做了个梦，本来他是一个牧羊人，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起，下午三点就吃完晚饭继续甜睡，工作主要内容是，羊看他时很远，他看羊时很近。没想到有一天一只野生黑羊悄悄混入羊群，接着狼就开始变多，羊就渐渐变少，最后，黑羊把他推下了山崖。萧情故忧郁地醒来，觉得这是自己人生的隐喻。本来看明不详除了失忆以外根本容光焕发，萧情故便准备强压下所有人的好奇把他用八抬大轿放生的，没想到嵩山好就好在水路太发达，正逢端午节，每一条阴沟里面都要赛一赛龙舟。萧情故忧郁地唤来婢女：“那位了兄弟吃了没？”婢女为难地说：“那位小施主说斋戒中，吃素。”“好像没有荤菜吧。”“听他说，蛋也是不能吃的。”自己是在家人生活过久了，真的有这回事吗？萧情故问：“那这位了公子现在在哪里呢？”“在渡口上看龙舟呢。”萧情故心中一凛，马上一个鲤鱼打挺从躺椅上拔了鞋子走出去。明不详趴在栏杆上，看起来只是一个随遇而安的游客。萧情故走到他背后，仿佛看到许多害人的念头从他光滑的秀发上滑过。对比之下，自己就像一个来监工的。萧情故凝视了水面上热火朝天而稀稀拉拉的端午准备工作，终于忍不住说：“咸鸭蛋不吃就给我。”明不详诧异地把蛋给他。萧情故收缴了蛋，恰逢一个工头走过来跟他招呼，于是他便威仪十足地把蛋握在身后。没想到他甫一捏，蛋竟然给他徒手捏碎。明不详睁着无辜的大眼睛回看着他。坐在码头上满手狼狈地吃完了鸭蛋，萧情故突然没来由地回忆在少林寺的时光。他几乎都忘了，自己是否以前端午也跟大家一起看赛龙舟？还是躲在书择里面睡大觉呢？萧情故不由得漫声背诵：“夜深忽梦少年事。”出乎意料地，明不详也说：“野鸭子飞过去也。”“你倒是很熟禅宗公案。”“我只记得一些短句。”“你记得你把少林寺的书烧了吗？”“不记得。”明不详坦然，“但是我应该一定有什么原因才会这么做。”风拂过他的鼻尖。两人一个斜躺着一个站着，看了半天的龙舟准备。离开的时候，萧情故说：“明不详，端午节之后你得离开嵩山了。”“我还能在这里看龙舟比赛吗？”“可以，”萧情故说，“但别给我添麻烦，就算我求你啦。”“师叔，跟我还说这些。”“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棠棣】595 标题没想好

    这已经是本周他接到相同提示的第三回，茂先生有点头痛，喊他的秘书来：“你去帮我查查这个包裹是怎么回事。”秘书小姐恭敬地退下了。茂先生又叹了一口气，这个秘书没有上个秘书能干，但是人想要往高处飞总是好的，他也不能因一己之私强行留下什么。这个包裹是从三月中旬就一直显示着他的电话号码，而且多次投递。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谁恶作剧，但一看取件地址离公司和家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很显然只是手机号填错了。他早已向快递公司反映过这些情况，但总是反映不到寄件人那里，依旧无能为力。三月之后这些快递就不再来了。满以为对方已经修改了信息，结果在五月又是重蹈覆辙。出乎他的意料，秘书小姐这次很快就敲响了他的门。秘书小姐怯怯地说：“茂先生，查到了。”茂先生不禁对她高看一眼：“怎么查的？”顾言恩带着一个小姑娘来了。顾言恩已经有将近三四年没有在造访过此地，真是一位稀客。茂先生对他表示尊重，请他坐下。顾言恩微笑着把小姑娘推到前面：“朱雀，你也坐下吧！”小姑娘机伶地打量了主人一眼，却什么都没有说。顾言恩便开起话头：“不好意思啊五弟，是小姑娘家给人寄东西，写错成你的手机号了。大概是在我办公室上乱找，记错了。”茂先生说：“是自家人就没话说了。不过，那些包裹到底是什么呢？”顾言恩说：“这就要问她本人了。”朱雀既不害怕，也不急躁，茂先生觉得她沉默的时间只是在适应谈话的节奏，所以她开口的时候，茂先生并不惊讶：“那些是一些应季的鲜切花。”她思考了一会儿，又说：“是寄给朋友的……”误会解开，茂先生起身送四哥和这位小小姐出门。顾言恩还是跟以前一样，温和开朗，是一位君子。这位小小姐从未见过，但是雍容大方，容姿端丽，估计未来也会成为一位端庄美人。只是当他看见朱雀小姐齐膝短裙下的小腿，不禁发现自己从五月就开始开空调，确实有些太早了。茂先生问：“你是叫朱雀……小姐，对吗？很高兴认识你。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是否能告诉我你送的都是什么花呢？我也有点想装扮一下这间只有文书的办公台。”他环视四周的时候留意了一下对面，很高兴从这位沉稳的小姐的脸上窥到一点吃惊的表情。朱雀说：“是托我的花店的朋友送的呢……”茂先生说：“真好啊。我下次也想预订这样风雅的服务。”言下之意，他是要一查到底了。朱雀有点为难了，和顾言恩交换了一个眼神。朱雀说：“我可以为您介绍这家花店的老板……”现在，茂先生手上就拿着这家花店的目录清单。他在马蹄莲上圈了两圈，数据显示这位朱雀小姐只要有马蹄莲的库存，就会优先选择这种花。秘书正好站在他的旁边，他问：“马蹄莲……是种什么花？”秘书说：“好像常用作新娘的捧花，是一种洁白的花。”“明天请帮我带几枝来。”茂先生陷入沉思。朱雀看起来只是一个高中女生，这样的小姑娘已经有了心仪到要谈婚论嫁的对象了吗？他离青春的世界的流行已经差得太远，只能站在奇观的角度来认知了。他再次回想起朱雀的容貌。像一只小鸟一般的女孩。明明是可以像其他同龄的女孩子一样、轻快地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却因为不知名的东西，像被笼养住了一般不会随意飞走。从她得体大方的回应来看，想必也是从有教养的家族里娇养出来的孩子吧。就算如此，那份认真的恋心，多少显得有些过于热烈了。第二天，秘书应约给他办公室里插上了几枝马蹄莲。茂先生这才发现，这花是曾经很久以前，在那个家还能被称之为家的时候，养过的一种花。因为它比起花更像草，所以他才一直想不起来这就是马蹄莲。马蹄莲优美的花瓣就像女孩子领口的滚叶边一般。说实话，看不出这花和婚礼有什么关系，只是感受到静静的心意。花也没有香味，茂先生也只是在抬头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他好像有点理解朱雀为什么要送这样的花给那个不知名的人了。鲜切花只能保持一段时间，茂先生最终还是决定时不时预订一些花来犒赏自己。他还着重跟秘书说，需要的是惊喜感，不是习惯，秘书虽然答应了，但茂先生知道她紧张的笑容背后，是不定时的难办。他有时候是很高兴这么折腾一下别人。气温再高下去，马蹄莲要明年才能再开花了。自此以后，朱雀从未再来过，但是她的影子却常常从马蹄莲上略过。那是窗外的鸟的影子。

  